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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介绍中小学孔子学院开展活动的总体情况，目前，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

推广工作主要在中学进行。经过对中学这一层面进行思考，我们认为，伦敦大学教育

学院（IOE）孔子学院可将重点转移至英格兰地区的小学，因为这一转变将为中文教

学的发展和壮大带来新的机遇。具体来说，本文将探讨一项在小学实施的学习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将汉字纳入语言学习活动，提升儿童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理解。为了

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将借鉴教学理论以及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角色等理论。最后，文

章将在开发高质量教学资源以及培训母语非汉语小学教师方面进行探讨。 

1. 介绍 

1.1 中小学孔子学院的发展及如何确保其持续性 

2004年春，由英国语言协会和英国中文学校（社区）联会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中小

学中文教学会议在剑桥举行，与会人员共计65人。那时只有极少数学校开设中文课程，

已经开课的学校，非常希望互相交流、分享经验。第一次会议之后，一个小型中文教

师电子论坛诞生了，一些网站也建立了“虚拟”教员室，孤军奋战的中文教师们终于有

了可以相互交流的空间。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小学中文教育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在英格兰地区中文教学还未在各

学校广泛开展，但对中文的兴趣却迅速提高。政界和商界领导者已经认识到，亚洲的

崛起是 21 世纪的核心事实之一。凭借经济的增长和崛起，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

引领者，是这种转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丹尼·柯教授谈到了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他

认为“一直到 2050 年，全球经济中心都将继续向东转向印度和中国之间”（Q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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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很显然，让越来越多的英国学生熟练掌握中文，并能够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除了经济上的变化，报纸、电视等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节目也日益增多。在本世纪

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影、展览、翻译的小说、北京奥运会等， 这些都在提升人们的

中国意识方面起到了作用。较为便宜的机票使人们有能力去亲身体验中国这个国度。

在中国做生意的父母开始为孩子寻找学中文的机会。为了满足这一国际化需求，为了

开辟新的途径支持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发展，2004 年，中国国家汉办在首尔成立了首

家孔子学院。 

2006年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大约有7-8%的英格兰公立中学（230所左右）开设某种形

式的中文课程，其中40%的课程属于课外活动，只有31%的学校由受过培训的中文教

师任课。2004年，外语课程成为英格兰第四关键期学生（14-16岁）非必修课，上述

情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Carruthers: 2012）。 

2006年7月，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汉办）在北京签署备忘录，目

的是在英国教育体系内发展中文教学。与此同时，专长学校联合会（SSAT）也与汉

办签署了成立中小学孔子学院的协议，该孔子学院正式成立于2007年。2012年，专长

学校联合会孔子学院转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成为IOE中小学孔子学院。 

在成立早期，IOE 中小学孔子学院的重点是解决中文教学中的三个障碍，即缺乏合适

的本土化教材、缺乏受过培训的教师以及跟考试相关的一些问题。这项工作与对教师

和中小学教师的支持紧密相连。 

IOE 孔子学院是一个双边合作项目，在汉办支持下与北京大学及北大附中合作开展工

作。孔子学院在伦敦设有一个小型专业团队，在整个英格兰地区共成立了 37 所孔子课

堂，包括 34 所中学和 3 所小学，这些学校的中文课已成为大纲课程，除了本校的工

作，他们也向周边有意引入中文的学校提供建议、支持和开设体验课程。 

孔子课堂网络最初包括五所领先孔子课堂学校（中心），这些学校中文教学基础扎实；

每一所中心校与周边五所辐射学校合作，开设大纲体系内语言课程或中文体验课，以

鼓励这些学校聘请自己的中文教师开设中文课程。2008 年，这一网络又增加了 7 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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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堂，并在 2010 年达到 22 所的规模。目前，IOE 孔子学院共有孔子课堂 37 所，

其中 3 所设在小学。辐射学校共计 200 所。 

在北京大学和汉办的支持下，IOE 孔子学院与培生集团合作，编写出版了一套中文教

材，包括适用于 11-14 岁学生的《进步》（一）、（二）和适用于 14-16 岁学生的中

学会考（GCSE Chinese）教材，以及与课本配套的两本练习册和三本教师指导手册。

由主流出版社出版中文教材，在英格兰尚属首次，它缩短了中文与其他外语的距离。 

IOE 孔子学院也积极参与到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发展建设之中，包括开设汉语教育证

书（PGCE）课程，为学员提供了获得中文教师资格的机会。现每年有 12 名中文教师

参加 PGCE 培训，这一项目为汉语成为英格兰学校的主流外语课开辟了途径。 

正因为上述 IOE 孔子学院的活动，中文教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八年前，仅有 7-8%的

中学开设中文课，而如今，这一比例已提升到 17%，此外还有 45%的独立学校

（Board and Tinsley: 2014:106）。 

截止 2012 年底，下属各孔子课堂的注册学生共计 6875 人。如前所述，孔子课堂以

“主校加辐射学校”的模式开展工作，因此算上各辐射学校，每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的学生总数实际上超过了 24,700 人。 

孔子课堂的社会影响远远不止学生的学习，也是各学校师生员工的兴趣焦点，同时还

拓展到这些年轻学子的家长、亲友，他们也加入到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学习之中

（Carruthers: 2012）。 

1.2  中文在小学课堂中的成长 

IOE 孔子学院不断成长，各项工作在中学持续展开，新的机遇也随之而来——我们计

划在英格兰的小学引入中文课。承蒙汇丰银行倾力支持，以及英格兰《国家教育大纲》

的新政——从 2014 年 9 月起，所有第二关键期的学生（7-11 岁）必修一门外语课，

小学中文项目已具备可行性。在此背景下，英国教育部《第二关键期外语指南》规定，

第二关键期结束时，学生应达到如下水平（DfE: 2013）： 

 专心听他人的口语表达，并正确理解（表现在加入会话、做出回应） 

 通过歌曲与儿歌，体会外语的结构与音律，并能将单词的拼写与发音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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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 

 参与会话；进行问答；表达自己观点并回应他人观点；澄清和寻求帮助 

 使用熟悉的词汇、短语和基本的句法结构，成句表达 

 向众人口头表达意见、提供信息 

 细心阅读，理解单词、短语和简单的书面表达 

 欣赏外语故事、歌曲、诗歌、儿歌 

 扩大词汇量，通过熟悉的书面材料（包括字典），发展理解生词的能力 

 默写短语，并利用短语造句，清楚表达观点 

 书面和口头描述人物、地点、物品和事件 

 理解所学外语的基本语法，包括（如果适用于该语言）：阴阳中性、高频动

词的变位；所学外语的关键特征和结构；运用，如造句和比较外语与英语的

异同 

 

至于如何达到上述标准，教育部并不会设置具体定式，也不会对考核标准提出任何建

议。因此，教育部的指导是要求“在各关键期结束时，学生应当明了并能运用、理解相

关学习项目所专门要求的内容、技能和过程”（DfE: 2013），这为自主创立学习项目、

合理设定考核标准提供了自由空间。 

与此同时，汉语正作为一门新的外语引入小学教育，从 3—6 年级的所有学生开始，他

们都将同时使用相同的教材。但挑战在于，作为新外语的汉语在引入之后，可能在头

四年形成“参差”发展的情形，在六年级（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结束时，出现水平高

低不一，直至 2014 年 9 月入学的三年级学生未来升至六年级（Trapp: 2013:3）。为

应对挑战，扩大成果，本文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学习方案，设计初衷是为了能足够灵活

地运用于各种学能水平和各个年级（Trapp: 2013:3）。这种新方法特别以拓展“融合性

外语学习”中的“文化自觉”元素为目标，决心发展学生跨文化理解本族文化和中华文化

的能力。 

2  文献综述 

汉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是其概念本质，这也是为年轻学子开启新思维、新理解、

新交流的语言潜能的核心所在。欧洲语言通过复杂的语法和精准的词汇，来表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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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汉语则不同，它本质上是通过语境，把宽泛的概念重塑为具体的内涵

（Trapp: 2013:3）。汉语的很多字词都有精确的含义和词性功能（名词、动词等），

很多时候，单独一字一词的概念可通过特定语境，传递具体含义或功能（或二者兼

顾）。比如常用词“快”，就其语法功能而言，既是状态动词，意为“迅速”，也是简单形

容词，如“快车”。就其意义而言，略查字典便能知道其意义之广泛——单独成词或与

其它词汇相结合，包含快捷、快速、即将、将近、抓紧、聪慧、锋利、直率、坦率、

愉悦之意（Trapp: 2013:3）。汉语的特定性符合 Brooks（1968: 204）在论著中所言：

外语学习过程中，某一单词所指代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就是其词义。汉语中，是情景

化的词汇、短语和句法结构在发挥作用（而其他语言，总的来说，依靠格、时态、阴

阳性、单复数），并根据语境传递不同的信息和意义。 

英语母语者都熟悉一词多义的情况，但在汉语中，这是理解语言与文化的核心所在。 

这使得我们更需要了解：文化究竟为何物，也让我们得出结论：汉语教学绝不能将语

言和文化分开。 

文化应当是语言教学的组成部分，教育研究人士似乎对这一点并无异议（Byram: 

1989, 1997, 2007; Kramsch: 1993, 2001; Zarate: 1993; Abdallah-Pretceille: 2003; 

Dervin and Suomela-Salmi: 2010）。语言教学中的文化传播在过去的二十年稳步成

长，语言学习不仅在于发展专业技能，也在于理解交流背后的语境和动机（Quist 

2000:137，引自 Dervin and Suomela-Salmi: 2010）。正如前段引语中所强调的，为

交流而学外语已经不够。教学的核心应该是文化和提升文化自觉。Lu（1991）更进一

步论述道，文化教学应该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语言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适

当的文化知识，便无法达到交流的目的。 

然而，在纵观有关外语课堂文化的文献时，“文化”的概念似乎仍旧模糊不清，“仍需要

一个清晰的、普遍认可的定义”（Dervin and Suomela-Salmi: 2010）。我们至少可以

区分两种归类“文化”的方式。是 Lawes 所谓的“人种心理学文化”：“聚焦于与年轻人更

为相关的日常生活、风俗、传统”（Lawes, 2008:87）呢？还是其所谓的“增殖文化”（

Lawes, 2007:87）？——意指一个社会数百年来，地理、历史、政治体制、社会机构

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之结果（Dervin and Suomela-Salmi: 20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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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到外语课堂上的文化教学时，是指哪种文化？还是说我们貌似可以将二者合而

为一，向前看？ 

我们认为，“合而为一向前看”不是把文化标注为“人种心理学文化”或“增殖文化”，而是

将其视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概念，它会根据现有条件而演进，具有生命（Zhao: 

1992）。这一文化因素作为鲜活的、演进的有机体，清晰地反映出英格兰外语课堂上

同样鲜活的文化和多元文化，同时也强调了，有必要共享文化（年轻学子可以联系他

们各自的个体文化），并给他们提供机会，以形成自己的特征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

——这一过程会将他们引向文化自觉，甚至进一步引向跨文化理解。 

3  小学课堂中的汉语教学：挑战与解决方案 

        介绍完上面的理论框架后，我们现在专门讨论课堂中的文化诠释和汉字教学所面

临的挑战。我们将尝试采用一种新的学习项目，并建议在汉字教学和文化展示中采用

新策略。 

在“文献综述”之初，我们已指出，汉字在特定语境下传递字义之同时，也同样传递文

化元素。 

 英国的汉语教师为了迁就习惯于拉丁字母的学生，为他们简化语言习得、语言理解的

过程，目前采用拼音作为词汇习得过程的一部分（Trapp 2013:3）。这一做法带来的

挑战，就是在词汇习得的过程中，拼音对汉字有压倒性优势，特别是在语音练习过程

中，我们观察到：学生似乎过度依赖拼音。 

事实上，这不仅不准确，而且更为复杂化了。其实 mā má mǎ mà 这四个声调就代表

四种不同的发音，每个声调都是一个完整的音素，而不是拼音的附着元素，当然，标

记声调的确有助于记忆，但它不宜作为学习正确发音的初始切入点（Trapp，

2013:3）。 

 

建议将拼音的首要地位降格为提示作用，而不是被学习者当成第一参考以及汉字与发

音之间的联系原则，应当允许通过强调多听和再现而不是记录的方式以打好正确发音

的坚实基础（Trapp，2013:3）。年轻的学习者在听力和再现方面没有困难，汉语普

通话的发音包含了调值，无需对其进行解构，这种特质应该加以利用（Tr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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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另一种可以被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是颜色编码，把新学的汉字根据音调与

不同的颜色联系起来，例如发第一声的汉字可以标记为红色，第二声的标记为棕色等

等。这种方法也为汉字的识记提供了另一种策略（Trapp，2013:3）。将视觉提示引

入新词汇的学习，有助于强化口语和听力的学习效果，而无需借助拼音，以免弱化了

汉字非拼音表现形式的即时性。 

在汉字教学研究领域与上述讨论直接相关的是汉字结构教学的关联性，理解汉字的结

构是一窥汉语全貌的重要途径（Trapp，2013:3）。虽然汉字已经从青铜时代象形文

字甲骨文演变成了一个复杂得多的书写系统，但是也有一些汉字延用至今（如“王”

字）。其它一些汉字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程式化，但仍保留了其象形起源，

例如“马”、“龟”等。“上”、“下”等一些简单的汉字使用了数千年，其本义依旧不变。一

个有关汉字演变的课堂调查证明，通过鼓励年轻的学习者了解汉字的基本概念是帮助

他们学习汉字的有效途径。汉字中的一小部分是会意字，例如“好”，是由“女人”和“孩

子”组成的表意文字，形成一个新的汉字，意为“好”。不过当前使用的大约 90%的汉字

都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虽然声旁不能为它当下的发音提供可

靠的指导，但形旁依然是汉字意义归类的有效指标。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在不断使

用汉语的过程中形成了汉语的整体性，此时打破这种整体性，使之变成一块块“积木”，

能够为汉语非母语的各个年龄段学习者提供解析的线索。同样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

进行汉字学习有助于在书面和口语两种形式上了解汉语的概念本质。  

 

4   针对第二关键期的中文学习方案 

 

考虑到以下三个因素： 前文所述 IOE 孔子学院的不断发展、文化是学习语言有机组成

部分的理论、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教学，这一学习方案的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Trapp 为第二关键期中文学习撰写了一份纲要，包含每年 30 课时的教学计划

（Trapp:2014）。新的方案在英格兰第二关键期语言学习框架(DfE: 2014)基础上，着

重于两个核心部分：口语和识字，并建议积极探究文化和跨文化理解的相关元素。下

面，我们举例说明第二关键期中文学习项目的总体结构和目标，我们将其分解为听、

读、写等技能以及文化与跨文化成分的参考项，在这一页顶部以黑体字标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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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详细审视这一学习计划，该计划涵盖了 14 个单元，在一年之内开展超过 30 个小时

的教学。以 3 年级（年龄范围 8-9 岁）为例，该学习计划的 14 个单元是： 语言常识、

中国简介、用中文说“你好”、关于自己（自我介绍、身体部位，数字和年龄（1-

10））、数字（11-99） 和量词、家庭、国家和颜色、宠物和动物、食品和饮料、 时

间—太阳，月亮和星星、 时间和课程表、颜色、去不同的地方。 

 

从以上话题的简单列举，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两个特点： 该教学计划涉及的话题与英

格兰其它主流语言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语言教学的核心。为了说

明后者，我们分享一个话题中对口语目标的阐述，以 11 单元“时间 — 太阳，月亮和星

星”为例，说明的汉字教学与中国文化以及跨文化理解之间的直接联系（请留意高亮显

示的内容）：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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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练习 

 绕口令: 问问班上学生是否知道一些英语绕口令或者分享一些你准备的绕口令。 然

后告诉学生中文也有绕口令，给学生示范一些绕口令，例如: 老师四十四岁，是不

是？或者：妈妈赶马，马慢，妈妈骂马。 

 以谈论日历的作用导入，运用已有的关于中国新年的知识讨论公历和农历的不

同。让他们知道 “月”实际上源自“月亮”一词 ，然后追溯到一个习惯使用农历的时

代。 

 解释虽然中国的节日都基于传统的农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和英国一样使

用公历，在汉语中表述日期的方式是用“日”和“月”。 

 介绍天：昨天、今天、明天;  

 复习数字 1-31，然后介绍某月某日的表达方式. 解释汉语普通话中数字从大到小的

常用叙述方式，通过实例对比汉语与英语的不同: 英语说 21st January 2014 ，但

是汉语说成 2014 年 1 月 21 日; 当用英语描述地址时，我们说 21 Happy Lane, 

Funtown, Laughtershire, UK, 但是如果你看中文的信件，你会发现地址是从大到小

写的，从省市到区县，再到街道和门牌号。 

  (http://www.chinasnippets.com/2005/11/06/chinese-address-formats-western-

addresses/ ) 

 注：中小学生汉语水平考试（YCT）用“号”表述日期，因此可以有选择地进行介

绍，说明“号”也用作街道编号或者房屋的门牌号，如果你把日期写在白板上，可以

使用“号”。 

 当学生写今天的日期时，把“今天是几月几日”这个句型写在白板上，然后反复练习

“明天”和“昨天”，问学生“昨天是几月几日”，“明天是几月几日”。强调“是”在汉语中

不用改换，不像英语要把“昨天是”说成 “yesterday was” ，还可以让学生说说他

们学过的其它语言中的时态如何运用。 解释汉语如何使用一些标志性词汇和短语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让孩子们用中文写出他们的生日，并画一个图表让学生把自己的生日都写上去。 

 告诉学生汉语中星期的表述方式非常简单，就像用“月”和“日”加上数字表示日期一

样，只需用“星期”加上数字一到六即可表示一周的六天，第七天不能说成“星期

http://www.chinasnippets.com/2005/11/06/chinese-address-formats-western-addresses/
http://www.chinasnippets.com/2005/11/06/chinese-address-formats-western-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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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而是“星期天”或者“星期日”，然后让学生练习句型“今天星期几”，“昨天星期

几”和“明天星期几” 。 

 

从高亮显示的部分，我们可以断言新的学习计划对于孩子建立本国文化与其他语言文

化的联系具有持续的激励作用，孩子们可能会了解并努力实现跨文化理解，从而在世

界范围内找到自己的定位。 

 

另一点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是一体的，这一点很清楚。例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为了使

孩子们能够准确地表述日期，他们需要知道汉字“月”、“日”和“星期”，这是中国语言文

化具有独特性质的最佳例证。从他者的视角看，他们的功能是一致的，是汉语最优美

迷人的一面。 

 

对上述特征的最后一点观察，是汉字具有不同的颜色：红色、  蓝色、 绿色、 黑

色、 棕色。这对于教师的声调教学和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让

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且不依赖于拼音，正如文献综述中所讨论的那样。 

 

整个学习方案的另一个好处是每个单元并非设计成单独的一节课，而是作为一组课程，

可 以 扩 展 为 几 个 不 同 的 阶 段 ， 这 取 决 于 课 时 的 多 少 和 授 课 内 容 的 深

浅 (Trapp, 2014:3）；这一显著特征恰好契合了依据学生和教师的需求量身定做学习

计划的必要性。 

 

5  结论 

 

通过本文，我们尽可能展示 IOE 孔子学院通过持续性活动对中学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就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小学阶段的影响。希望我们已经证明，为第二关键期中文教

学设计的学习方案，对于发展和推广中文教学研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契机。我们也

希望，本文可以证明，这一精心设计的学习方案具有理论支撑，是建立在文化和跨文

化理解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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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IOE）不断深入发展，我们正在发掘中小学生

汉语水平考试（YCT）的潜力，以作为评估初级阶段汉语学习水平的框架。作为起点，

我们所拟定的学习计划纲要 （全文见附录）旨在与第二关键期中文学习方案的简化版

建立起联系，该方案最初为先前的英格兰培训与发展署撰写。前文中讨论的所有原则

都将纳入方案并给予特别关注，这将使我们不只是开发高质量的资源来支持此学习方

案，还将为母语非汉语的课堂教师举办丰富、持续、有价值的各种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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